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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童长荣烈士雕塑

卢沟桥

八十八年前那个沉闷的夏夜，突然而来的
密集的枪炮声，彻底摧毁了你和平的梦境。

从此，你出现在史书上的身份，不再仅仅
是北中国那座古老的石拱桥。

无情抑或有幸？
耻辱还是光荣？
你不想回答。但，从此大河上下，大江南

北，那不屈的民族之魂春草般漫山遍野迅猛生
长起来，那一腔腔热血沸腾的胸膛江河决堤般
咆哮着、怒吼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卢沟桥，你不再沉默。
烽火硝烟中，那一头头威猛的雄狮，不断

仰天长啸——
“还我卢沟晓月！”
“还我中华河山！”

平型关

神州大地，关山重重，重重关山。
北有山海关，南有镇南关……
平型关啊，作为地名或者作为风景，你都

不是一个怎么起眼的地方。
然而，公元1937 年那个高粱泛红的季节，

熊熊抗日烈火燃起了你的知名度。抗战以来
的首次大捷，使为你而战、为民族而战的八路
军威震敌胆，誉满天下；同时也使你功载史册，
名扬四方。

从此，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

从此，一个饱经患难的民族，因你而看到
了黎明的曙光，充满了必胜的希望……

台儿庄

1938年，台儿庄的春天来得特别迟。
一场恶战、一场血战在这里僵持了一月之久。
一个饱受欺辱的民族在这里倾泻弹雨，倾泻无边的愤怒与仇恨，讨

回正义与尊严，呼唤勇士与赤子……
爱与恨在这里较量！
生与死在这里较量！
存与亡在这里较量！
刺刀挑起的残阳如火如血啊，硝烟弥漫的黎明恰似日暮黄昏。
台儿庄最能忍受战争的煎熬；
中华民族最能经受苦难的考验。
然而，春天的步伐终究谁也阻挡不住，迟来了，但毕竟还是来了！血

染的原野上，星星点点开满了生机勃勃的迎春花……
哦，你看到了吗？嗅到了吗？感受到了吗？
伤痕累累的台儿庄，
威风凛凛的台儿庄，
伟大光荣的台儿庄啊！

狼牙山

没有昆仑的巍峨磅礴，没有五岳的雄奇秀丽，甚至就连名字都不那
么中听、雅观。

但，我说狼牙山啊，你不是名山胜似名山。
那高耸的岩石，浸入了壮士精忠报国的热血；那峻峭的绝壁，录

下了壮士英勇献身的壮烈情景；那呼啸的山风，传送着壮士慷慨激昂
的呐喊……

任凭星移斗转，即使海枯石烂。
剥蚀不了，风化不了，消失不了……
壮士的英灵早已融入了青山脉脉，脉脉青山以丰碑或纪念碑的名

义，永远屹立于和平的风景线上，成为一个让华夏世代子孙敬仰的永恒
的景点。

啊，狼牙山，英雄的山。
请接受我——一个没有经过战火洗礼的炎黄子孙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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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汪清县东
光镇长荣村的入口处，童长荣烈士纪念碑
巍然矗立在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掩映，
纪念碑上“革命英烈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显得格外庄重肃穆。

1907年11月25日，童长荣出生于安徽
省桐城县南乡（今枞阳县枞阳镇正大街）
一个店员家庭。童长荣出生前三个月，
在药店当店员的父亲病逝，童长荣出生
后就与母亲相依为命，二人靠母亲为他
人浆洗裁缝为生。艰难生活的磨砺，使
童长荣从小就养成了正直勇敢、勤奋努
力、不屈不挠的性格。1921年，他以优
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离
开家乡到省城安庆读书。在校期间，他
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
被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
一。4月，童长荣参加了由蔡晓舟、王步
文等人在菱湖公园茶社召集的安庆社会
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不久就入了团，
成为安庆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5年7月，童长荣考取了前往日本
留学的名额，他与王步文等同学东渡日
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附设第一高等学
校学习。在这里，童长荣一面刻苦学
习，一面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开
始专心而秘密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各种活动，政治觉
悟不断提高。1926年9月，他在日本被吸
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8年7月回国后，童长荣在上海参
加了反帝大同盟活动。为了加强租界与
华界交汇区域的党的工作，党组织设立了
中共沪中区委，入秋后，童长荣受党组织
委派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书记。当时的
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但是童长
荣毫不畏惧，把全部精力倾注于贯彻

“党的六大”确定的发动群众的革命路线
上，致力于在艰苦条件下动员群众，迎接
革命新高潮。这期间，童长荣同夏衍等人
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太阳社，
他以文艺作品为武器，对各种反动势力口
诛笔伐。据夏衍在《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
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同
志》一文中回忆，童长荣曾写过一些散文、
短篇小说和诗歌，以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
刊物上。他虽然也是“左联”的发起人之
一，由于担负着党的秘密工作，所以没有
被列入发起人名单中。

童长荣在几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
养形成了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严格执行
党组织决定的组织原则，对党的安排任
命从令如流。从 1930年 2月到 1931年 10
月，他被调离上海，先后担任了中共河
南省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
大连市委书记 （特支书记）。“九·一八”
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增兵东满
地区（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日寇的残
酷统治激怒了东满各族人民，农民暴
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反抗侵略的
斗争迅速兴起。“九·一八”事变后，根
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童长荣于1931
年 11月被派到抗日斗争最激烈的东满地
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1932年初，童长荣及东满特委作出
了“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日战争”的决
定后，他率领同志们深入延吉、汪清、
和龙、珲春等县发动群众，组织了四个

县的抗日游击队，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
智的斗争，取得了多次胜利。1933年 3
月，日寇出动三千多兵力，再次对东满
特委驻地小汪清进行讨伐。童长荣带领
部队英勇抗击，又一次打败了日寇，歼
敌三百余人，缴获枪支259支、迫击炮四
门。抗日游击队在与敌人一次次的战斗
中受到锻炼，战斗力越来越强，经验越
打越丰富，队伍越打越壮大。到1933年
夏末，四个县抗日游击队已由年初的四
百余人增至七百余人，为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二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随着反讨
伐斗争的不断胜利和游击队的发展壮大，
东满四县还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游击根据
地20多个，根据地人口约二万人，其中一
万多人参加了反日会、妇女会、自卫队、少
先队等反日组织，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13章中记载：
“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
1934年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
立师，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
等县。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
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军‘讨
伐’队，袭击铁路交通，使敌人坐立不
安，疲于奔命。”童长荣非常重视根据地
的宣传工作，他倡导创办多种报刊并经
常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对广大军民
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当时，《两条战线》
是指导东满地区党政军工作的党内刊
物，采用朝文、汉文两种版本发行。《两
条战线》在两年内出了十六期，有近十
万字的文稿都是童长荣亲自撰写的，一
些文稿的纸面上甚至染有点点血迹，那
是他生病卧床书写时留下的痕迹。童长
荣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各级地方和游击
队党的组织建设都十分健全，党组织活
力不断增强，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组
织在各方面都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据
统计，东满地区的党员总人数在1931年
是636名，到1933年3月达到了1200名，
几乎占整个满洲省党员人数的二分之一。

东满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游击队大
部分指战员都是朝鲜族同志。为了便于
开展工作，童长荣虚心学习朝鲜语，尊
重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和朝鲜族战友同
甘共苦、并肩战斗，受到朝鲜族群众的
拥护。曾在东满担任汪清县游击队政委

的金日成回忆童长荣等人时写道：“他们
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
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
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中朝人民
的友好和中朝革命者的团结……他有自
己的独特风格，在巡视游击区的时候，
总是随手携带烟荷包和烟斗，路上遇见
农民，他就让对方往烟斗里装烟丝来
吸。因为他这样朴素，游击区群众都尊
敬他、爱戴他。冬天，他常戴农民戴的
皮帽子。”在对日寇的战斗中，童长荣多
次负伤，但他不顾伤痛和疲劳，一直持
续不断地坚持工作。他经常以久病之躯
带领部队转战在深山密林中，尤其在北
风呼啸的寒冬，大家衣衫褴褛，缺食少
药，行军时渴了就吃一口雪，饿了就嚼一
把草根，但为了不给群众增加负担，他们
绝不向乡亲们要一颗粮食。面对十分艰
苦的条件，童长荣以身作则，不断用革命
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同志们，使他们克服
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1934年3月21日，童长荣带领为数不
多的战士在转移到汪清县十里坪东南岔
庙沟（今汪清县东光镇长荣村）一带时遭
到敌人袭击，在突围的激战中，童长荣不
幸腹部中弹，他用最后的一点气力高呼

“宁为抗日而死，不为惜生而生”，壮烈牺
牲，年仅27岁。

硝烟弥漫的岁月已远去，童长荣的爱
国情怀永存。为了缅怀革命烈士，1935年
8月，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称童长荣
是“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2014
年9月1日，童长荣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
录；童长荣烈士陵园被中共延边州委确
定为党员教育基地，成为全州党员干部
和广大青少年开展“重走抗战路、弘扬
民族魂”活动的重要红色旅游景点之
一；在汪清县这片洒下童长荣热血的黑
土地上，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长荣
村、长荣大街、长荣街道办事处、童长
荣红军小学；今年的8月30日，在烈士
的家乡枞阳县，隆重举行了童长荣红色
文化研究会展厅揭牌仪式……人们不会
忘记童长荣，他的浩然之气长存于白山
黑水之间，激励着人们踏着新时代的节奏
不断奋勇前进。

童长荣：捐躯于白山黑水
胡开建

初夏，我来到了李庄。金沙江以磅
礴的气势奔流而来，它跨过青藏高原，
越过平原山川，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在
李庄拐了个弯，江面顿时宽阔了，脱缰的
野马平静了。

李庄，这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万里长
江第一古镇，注定是有故事的。金沙江在
这里放慢了脚步，就是想虔诚地聆听。

在抗日烽烟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李庄
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却迎来了
一批特殊的客人。上海沦陷，同济大学
师生无校可归，这时，一封“同大迁
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的掷地有声的邀请电文，发送到了同大
师生手中，于是同大等十余所高校内迁
李庄，那是在血雨腥风中觉醒了的李庄
人民的盛情呼唤。几千人的到来，给李
庄带来了巨大冲击，李庄人民无私地奉
献出了自己的所有。他们冒着“数典忘
祖”的风险，把祖宗牌位挪地，把祖祠
腾出来办校，把宗庙用来办公，“九宫十八
庙”全部腾空。

不久，李庄的大街小巷，就有了戴
着眼镜，穿着长衫的文人来往；就有了
夹着课本，步履匆匆，朝气蓬勃的学生
川流不息。李庄沉浸在一片书海墨香
中，在那个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中国，

这是安放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张巨大
书桌，让文人和莘莘学子有了一个暂时
安稳的地方，学生们在这里得以安静地
读书，学习。

六年时间，从这里走出去了许多蜚
声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国家存亡关
头，师生们毅然投笔从戎，他们在同济
大学的校本部禹王宫宣誓出发，许多人
成了抗战英雄。抗战胜利了，同大即将
迁回上海，六年的深情啊！李庄，为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默默无闻地贡献
了自己的一切。

李庄斑驳的院墙，古老的大街小巷，
叠印着当年师生的足迹，回荡着他们的歌
声，历史把那一刻镌刻进了史册。

抗战最危急的时候，北平、上海相
继沦陷，南京岌岌可危。中央博物院和
紫禁城里无数的国宝，一旦落入侵略者
手中，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为了国
宝免遭掠夺，17000多箱珍贵文物由水路
相继南迁。时间辗转来到1940年，李庄
人民肩挑背扛，修路搭桥，中央博物院
的部分文物才平安到达了这里，并搬进
了张家祠。这些中华瑰宝，从此免遭侵
略者的毒手。珍贵文物在这里一藏就是
六年，六年里，李庄人民百倍警惕，日
夜防守，终使文物完璧归赵，回到了中

央博物院和紫禁城。
穿过一块块绿油油的农田，李庄上

坝，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它却有个浪
漫且富有诗意的名字——月亮坝。这里
有一座不起眼的竹篱小院，青瓦粉墙，面
向金沙江，这个无人知晓的村落，却聚集
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学者，梁思
成、林徽因、金岳霖、刘敦桢、童第周……
梁思成、林徽因在这里居住了六年。经一
路颠沛流离，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的中国
营造学社也由昆明迁到了这里。在民族
危亡的关头，他们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抱
病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菜籽油灯下，写出
了中国第一部建筑史稿《中国建筑史》，那
摇曳的微弱光线，把他们瘦弱的剪影映在
墙上，那是照亮中国建筑史的奇迹。他们
把心血洒在这个宁静的小村落里，也在这
里取得了丰硕成果。门前的金沙江，见证
了那些蜚声中外的学者们不屈的风骨，他
们在篱笆墙里的油灯下，书写着抗日救亡
的雄文。那艰苦的生活，永远留在了李庄
的山水间。

金沙江一如既往地奔腾着，船工的号
子一如既往的嘹亮，李庄一如既往的恬
淡，那些令人难忘的抗战故事一如既往地
流传着。李庄，历史不会忘记你在抗战史
册上留下的辉煌灿烂的一页。

抗战时的李庄
邓训晶

县文化馆的角落里，躺着
一支锈迹斑斑的军号。管理员
老李擦拭展品时，总会特意跳
过它——这支号角实在太不起
眼了，铜管上布满暗绿的锈斑，
号口处还有个明显的凹陷。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展览下
周就要开幕了，”馆长指着空荡
荡的展厅，“得找些像样的展，那
支破号，要不就处理掉吧？”

老李犹豫了一下：“听说这
是一个老号兵留下的……”

“就这破铜烂铁？谁来看
啊！”馆长摆摆手，“现在要的是
高科技展示，声光电一体，让人
身临其境。”

傍晚，老李正准备下班，一位
拄着拐杖的老人缓缓走进来。他
满头银发，腰板却挺得笔直。

“请问，”老人的声音沙哑
却有力，“这里是不是有一支旧
军号？”

老李领着老人来到角落。
看到号角的瞬间，老人的眼睛亮
了，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
号身上的凹陷：“就是它……八
十年前，我就是用它吹响了胜利
的号角。”

老人姓周，十七岁那年成了
号兵。“号兵最危险，”老人说，

“战场上，号声就是命令，所以敌
人总是先打号兵。”他撩起衣襟，
露出腰间的伤疤，“这是为这支
号留下的。”

最惨烈的一战，连队死伤惨
重。连长牺牲前对他说：“小周，
要是胜利了，一定要吹响号角，
让弟兄们都听见……”

胜 利 那 天 ， 他 站 在 阵 地
上，深吸一口气，正要吹响胜
利的号角，一颗流弹突然击中
了号身。“号嘴磕坏了，怎么也
吹不响。”老人摩挲着那个凹
陷，“我急得直哭，觉得对不起
连长和弟兄们。”

就在这时，阵地上幸存的
战士们开始敲击饭盒、顿着枪
托，此起彼伏地欢呼起来。“那
些声音汇在一起，比任何号角
都响亮。”老人眼中闪着泪光，

“那一刻我明白了，胜利的号角
不在铜管里，而在千千万万普
通人的心里。”

馆长不知何时也来了，他沉
默地听着，突然开口：“老人家，
您还能吹响它吗？”

老人摇摇头：“号嘴坏了，吹
不响了。而且……”他顿了顿，

“我觉得这样挺好。无声的号
角，反而能让后人听见更多。”

展览开幕那天，展厅中央最
显眼的位置，那支残破的军号静
静躺在天鹅绒衬垫上。旁边的
展牌上写着：“胜利的号角。”

没想到，这件最不起眼的展
品前，反而聚集了最多的观众。
人们静静地凝视着那支锈迹斑
斑的号角，仿佛能从它的沉默
中，听到历史的回响。

一个小男孩仰头问妈妈：
“这支号角为什么不会响？”

妈妈想了想，轻声说：“因为
胜利的声音，要用心才能听见。”

闭展那天，老人又来了。他
在号角前站了很久，然后从口袋
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轻轻放
在展柜里。照片上是一群年轻
的战士，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
笑容灿烂。

“让弟兄们也看看吧！”老人
喃喃自语。

月光如水，洒在安静的展厅
里。那支不会响的号角，在月光
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恍惚间，老
李仿佛听见了嘹亮的号声——
不是从铜管中发出，而是从历史
深处传来，穿过八十年的时光，
依然清晰如昨。

其实，胜利的号角从未沉
默。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每
一个和平的清晨，在每一个安宁
的夜晚，在每一张幸福的笑脸
上，继续吹响。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这
个时代的听号人。

最后的号手
苏阅涵

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一位
白发老者正俯身展柜前，鼻尖几
乎要触到玻璃。他在看左权将军
的家书——那封写于1942年5月
22日的绝笔。

“志兰，亲爱的：时刻注意身
体……”将军的字迹工整清秀，完
全不似出自一位常年握枪的手。

八十三年前，华北抗日根据
地正面临日军“五一大扫荡”的
残酷围剿，左权将军在战事间隙
写下这封信时，太行山间的桃花
正开。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
用曾握过枪的手握着笔，一字一
句地嘱咐妻子要给女儿的棉袄絮
厚些。信的末尾，他写道：“敌
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
搬家了。”笔锋依然沉稳，不见丝
毫慌乱。

三天后，将军在山西辽县十
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以身殉
国。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他坚
持让指挥部先行转移，自己断后
掩护。那封关于女儿冬衣的家
书，成了他最后的牵挂，也成为家
国情怀最真实的写照。

如今，左权县麻田镇的八路
军总部纪念馆里，常有年轻的父
母带着孩子来看这封信。有个扎
羊角辫的小女孩踮着脚尖问：“妈
妈，这个将军爷爷也怕冷吗？”母
亲柔声回答：“他不是怕自己冷，
是怕女儿太北小朋友冷啊！”

在互联网上，这封家书被转
发超过百万次。有个大学生留言
说：“以前总觉得英雄遥不可及，
直到看见将军计算女儿衣裳尺寸
的细心，才明白他们也是有血有
肉的普通人。”这条留言下面，有
人回复：“正因如此，他们的牺牲
才更加伟大。这封家书里，藏着
的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左权将军的女儿太北奶奶今
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她说小时候
最盼春天，因为母亲总是在春天
里一遍遍给她读父亲的信。“父亲
的字迹很温暖，”她这样形容，“就
像他正在给我披上那件絮得厚厚
的棉袄。这哪里是家书，分明是
一颗滚烫的报国心。”

纪念馆的讲解员告诉我，每
年胜利日前夕，总有很多人特地
来看这封信。有次见到一位退伍
老兵，在展柜前站了整整一个下
午，临走时敬了个军礼，轻声
说：“首长，现在孩子们都穿得
暖和了。您家书里写的，我们都
记住了。”

窗外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
在纪念馆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
影。那些光影轻轻晃动，正好照
在展柜里“为了太北的棉袄”那句
话上，泛着金色的光晕，照亮了家
书中的国魂。

这封家书穿越八十三年时
光，那些最朴素的言语，依然温暖
着这个它用生命守护过的民族。

家书中的国魂
叶正尹


